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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印度的时候，佛教将自己称为“内学”或“内法”，而将别的宗教和哲学流派称为“外学”或“外道”。不过，大家千万别将佛教所说的“外道”等同于基督宗教所说的“异端”。当基督宗教说你是“异端”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是错误的、邪恶的、不可救药的，而当佛教说你是“外道”的时候，其意思只是说，你是佛教以外的一条“道”。请注意，佛教并没有说你不是“道”，你依然还是“道”，只是与佛教相比，你是小道或偏道，不是大道或正道（佛教有所谓的“八正道”）。总之，佛教并没有说“外道”不对，只是说相对于佛教而言，“外道”还不够好，这就好像我们要从济南到北京，坐高铁是正道，既快捷又方便而且还舒适，很好。不过，济南到北京也并非就是高铁一条道，高铁之外还有道，比如，你可以乘普通列车，或者坐汽车从公路上走，抑或选择飞机也行，都能顺利到达北京，那也是“道”，只是跟高铁相比，它们作为“道”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就拿飞机来说吧，虽然比高铁快，但一来价格贵，二来进出机场比较麻烦，而且还经常不准时。言归正传回到佛教，佛教就像一条通往“解脱”的高铁，但它也并不完全否定“外道”，它对于“外道”也是承认其有一定的价值的。

佛教的上述“内外”之分，随着佛教之传入中国而传入中国，并在中国佛教界不温不火地流传着，从唐代义净法师（635—713）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到近代欧阳竟无（1871—1943）在南京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其中的“内法”、“内学”都是指的佛教。不过，在漫长的中国佛教史中，佛教“内外”的所指也曾发生过变化，而这一变化乃是与禅宗有关。禅宗自称“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刻意将自己与佛教的其他宗派（比如天台宗、华严宗等）区分开来，说自己是“宗门”，其他宗派是“教下”，自己的思想乃是佛陀的“教外别传”，而且还是通过内在的心“以心传心”，而不是通过外在的文字来传的，这几乎都成了禅宗的常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禅宗的如此自况让人们既可以说它是“内”，也可以说它是“外”。从“教外别传”的角度看，禅宗是“外”；而从“以心传心”的角度看，禅宗又成了“内”。不管是“内”还是“外”，反正禅宗就这么在自己与佛教的其他宗派之间划出了一条“楚河汉界”。话说佛陀成道后，来到世间传播佛法，“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佛法在佛与众生之间口耳相传，这是语言文字层面的佛法传播。然而，佛法无边，佛法博大精深，语言是难以穷尽佛法的，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意义上，语言文字在传播佛法上都是有限的而且都会有点黔驴技穷的意思，那怎么办呢？智慧的佛陀当然是有办法的。有一天，只见又有一群众生聚集在佛陀面前希望听他说法，这次佛陀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口说话，而是从背后拿出一枝花来，在众生面前举着晃一晃，什么话也不说。大家愕然，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不知何以，众人中唯有迦叶看后会心一笑，这便是被称为禅宗第一“公案”的“佛陀拈花，迦叶微笑”。①迦叶的这一笑乃是对佛陀没有或无法用语言来加以表达的佛法的领会和接受，而禅宗的源头正是迦叶的这一笑。迦叶将自己从“佛陀拈花”中所领悟到的佛法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一直传到六祖慧能（638—713）：

释迦文佛首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优波毱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遮迦尊者，第七、婆须蜜多尊者，第八、佛驮难提尊者，第九、伏驮蜜多尊者，第十、胁尊者，第十一、富那夜奢尊者，第十二、马呜大士，第十三、迦毗摩罗尊者，第十四、龙树大士，第十五、迦那提婆尊者，第十六、罗睺罗多尊者，第十七、僧伽难提尊者，第十八、伽耶舍多尊者，第十九、鸠摩罗多尊者，第二十、阇耶多尊者，第二十一、婆修盘头尊者，第二十二、摩拏罗尊者，第二十三、鹤勒那尊者，第二十四、师子尊者，第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第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第二十七、般若多罗尊者，第二十八、菩提达摩尊者，第二十九、慧可大师，第三十、僧璨大师，第三十一、道信大师，第三十二、弘忍大师，惠能是为三十三祖，从上诸祖，各有禀承。
以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为界，达摩以前，是禅宗在印度的传承，而从达摩开始直到慧能大师，以及慧能大师往后的“一花开五叶”，乃是禅宗在中国的传承和发展。禅宗就这么给自己拉了一条从印度到中国的法脉传承。不过禅宗并不独断和垄断，并不认为自己的这条传承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唯一传承，“别无分号”，而是认为释迦牟尼佛有两条佛法传承，一条是靠语言文字的传承，我们不妨称之为传承A，这是“斯里兰卡在佛教传布方面的一项最值得骄傲的工作，乃是将佛藏由口传写成文字，形成著名的巴利文藏经。这项工作是在伐陀迦摩尼王时代（公元前29—公元前17）完成的”①，当然类似的文字工作在中国的汉地和藏地也都在做，只是斯里兰卡做得更早些罢了。释迦牟尼佛的另一佛法传承就是刚才所已展示的不依靠文字而依靠“心”的“以心传心”的禅宗路线，我们不妨称之为传承B，这一传承只是传到了中国，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从中国再传过去的，比如日本和韩国。

二

禅宗在中国确立起自己的法派以后，尤其是唐朝站稳脚跟甚至一家独大后，渐渐地便有了自己特殊的话语体系，其荦荦大者便是所谓的“祖意”和“教意”之别。其中的“教意”是指传承A所体现的佛法大意，在中国佛教中就是天台、华严、唯识等宗派的佛法；“祖意”则是指禅宗自己的佛法或禅法，亦即禅宗典籍上学人经常向禅师问的所谓“祖师西来意”，比如：

时有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师云：“我不将境示人。”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

再：

问：“三乘十二分教即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水牯牛生儿也，好看取。”云：“未审此意如何？”师云：“我亦不知。”

又：

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床脚是。”云：“莫便是也无？”师云：“是即脱取去。”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东壁上挂葫芦，多少时间也？”

事不过三，到此为止。以上三段出自禅宗灯录的引文都是有关“祖师西来意”的问答，你可能看不懂，实际上你要问我，我也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呢？因为它们表面上是文字，而实际上则是“心”。我们能看懂只是文字，“心”时难以看懂，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也。问者和答者因为是在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以心传心”，所以我们局外人就看不懂。不过，这些看上去神秘兮兮的有关“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对话，其实一点都不神秘，因为在我们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也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比如，两个人——比如一对情人或两个地下党接头人员——在谈话的时候，尤其是在用一些行话和黑话的时候，你在边上可能只是听到他们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在说，但却不知他们究竟是在说些什么，根本不知其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你不是他们圈内人，（二）你没有身临其境以及或许还有（三）他们是在使用他们自己发明的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语言，根本就不是在用我们人人在说人人能懂的一般语言。现在回到禅宗，禅宗既然说自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那它肯定不是在用教内一般的佛教语言来言说，而是用它内部的语言来说，你不身临其境，是难以知其意谓的，而所谓的“身临其境”，在这里乃是指你在禅宗圈内学习、生活和修炼，指你在禅宗的“道”上云游参学，惟其如此，你才能听懂禅师关于“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的回答。实际上，不但禅宗的禅师，而且基督宗教的耶稣，在语言上也具有这种隐秘性，因为按照一般基督宗教历史的描述，耶稣也是在犹太教之外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方式创立了基督宗教的。关于耶稣的语言，西方人曾有这样的评论，曰：

耶稣的语言证明了其本身是一桩令人入迷的研究，与其内容可以完全分开。如果伟大宗教文献的标志就是简明扼要以及能分辨什么是紧要的见识，光只这些品质就足以使耶稣的话不朽了。但这还只是开端，耶稣的语言是那些看重平衡论断的聪明人所不能说出的。它们那激情的品质，令一位诗人给耶稣的语言想出一个特别的字，叫“巨人似的庞大”。如果你的手冒犯了你，把它砍掉；如果你的眼睛阻挡在你和那最好的之间，把它挖出来。耶稣说骆驼穿针眼，说人们专心致志地把蚊蚋由饮料中挑出来，却不在意骆驼队开进了咽喉要道。他描写的人物，眼睛里横着梁木到处走着，却在别人的眼睛里找小木屑。他讲到人们外在生活是堂皇的王陵，而内在生活却散发出腐尸的臭气，这可不是为了修饰效果所用的语言，这语言乃是其信息的一部分，是被迫切感驱策引发出来的。

耶稣语言第二个吸引人的特征是其邀请性的风格。他并不告诉人们去做什么或去信什么，他邀请人们以不同的角度去“看”事物，相信人们只要这样做，行为也会因之改变。其所要打动的是人们的想象力，而不是他们的理性和意志。如果听众接受了邀请，那么他们所被请去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就必定是看似真的了。因此，由于耶稣的听众最为熟悉的真实，是包含了具体的特殊细节，耶稣就以那些特俗细节来开始。他说到芥子和岩区的土壤、仆人和主人、婚宴和酒，这些细节给予他的教诲一种通向真实世界的韵味；他所谈到的乃是他听众世界的一部分。带领他们到那么远之后，成功地在他们心中引发出一种赞同的动力，耶稣就借着那股动力的跃动而将之作震惊的、破坏性的扭转。“同意的动力”这个词语是重要的，因为其深意是，耶稣并不把他教训的权威设在他本人或远处的神那里，而是设在他听众的心中。我的教训是真实的，他说，并非因为它们出自我，甚或通过我来自神，而是因为（与整个惯例不同）你们自己的心，证实了他们的真理。

……

他们有理由大为惊讶。如果我们不吃惊，乃是因为我们太常听到耶稣的教训，其锋刃被磨平了，其颠覆性减轻了。如果我们能恢复其原有的冲击力的话，我们也会被惊动的。耶稣的语言是美丽的，而表达的却是与世俗相反的价值，说的是“硬性的话”，像地震般地震撼着我们。①
同样也引三段以与前面有关“如何祖师西来意”的问答相比较。如果说禅师要说的是“祖师西来意”，那么耶稣要说的就是“上帝下来意”，亦即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究竟要说些什么。虽然禅师和耶稣所要说的内容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有时却是惊人地相似，比如耶稣所说的“骆驼穿针眼”、“眼睛里横着梁木到处走着”、“把蚊蚋由饮料中挑出来”，与禅师们所说的“青州布衫重七斤”、“青州牛吃草，益州马胀腹”、“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等，实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

基督宗教方面我们暂且不管，单看禅宗。禅宗将佛教其他宗派的思想称为“教意”，而将自己“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思想称为“祖意”，这“祖意”中的“祖”，是指西天二十八祖，尤其指达摩大师。然而，后来禅宗的南宗一派独大掌控话语权后，“祖意”中的“祖”渐渐地便变成了指慧能及其后“一花开五叶”的各位祖师，也就是像马祖道一、石头希迁之类的南宗禅祖师了。本文的主人公夹山善会禅师（804—881）便是唐末南宗禅中的一名重要人物，他那时便经常被问到“祖意教意”的问题，如：

上堂：“有祖以来，时人错会，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为人师范。若或如此，却成狂人。无智人去，他只指示汝：无法本是道，道无一法。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取，无法可舍。所以老僧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边学，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属所依，不得自在。本只为生死茫茫，识性无自由分，千里万里求善知识，须具正眼，求脱虚谬之见，定取目前生死为复实有，为复实无？若有人定得，许汝出头。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当取，何处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会，更听一颂：‘劳持生死法，唯向佛边求。目前迷正理，拨火觅浮沤。’”僧问：“从上立祖意教意，和尚为甚么却言无？”师曰：“三年不吃饭，目前无饥人。”曰：“既是无饥人，某甲为甚么不悟？”师曰：“只为悟迷却阇黎。”复示偈曰：“明明无悟法，悟法却迷人。长舒两脚睡，无伪亦无真。”问：“十二分教乃祖意，和尚为甚么不许人问？”师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师曰：“虚空无挂针之路，子虚徒捻线之功。”又曰：“会么？”曰：“不会。”师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谈，是野孤之窟宅。”

夹山善会禅师在一则“上堂语”中说，“有祖以来”，也就是自有禅宗以来，“时人错会”，一般人都弄错了， “以佛祖言句为人师范”，拿佛祖的话来教化人，“若或如此，却成狂人”，如果这样，那非把人教成“狂人”不可，因为佛祖本身就“只指示汝：无法本是道，道无一法。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取，无法可舍”。连佛祖本身都说“无佛可成，无法可取”，你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向佛祖那里学习佛法呢？总之，“若向佛祖边学，此人未具眼在”，你这人也算是瞎了眼了。善会禅师最后说了一句偈语，曰：“劳持生死法，唯向佛边求。目前迷正理，拨火觅浮沤”，你到佛那里寻求佛法，寻求“生死法”，那简直就是“一佛障目”，与“拨火觅浮沤”从火堆里找浮沤水泡一样愚蠢（这“拨火觅浮沤”也就是“缘木求鱼”的意思）。有人听了善会禅师的这一开示，大惑不解，说：“从上立祖意教意，和尚为甚么却言无？”意思是说，佛教流传下来就有“祖意教意”的说法，其中的“教意”不就是佛祖言说的佛法吗？你怎么能说佛祖没有佛法，不能拿佛祖的话来教化人呢？善会禅师回答说：“三年不吃饭，目前无饥人。”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三年不吃饭”，人肯定都饿死光了。人都死光了，连人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饥人”？饭是给“饥人”吃的，现在人都没了，吃饭的人没了，做饭的人也没了，从而饭也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在善会法师看来，佛是做法布施给我们众生提供“法饭”，按照禅宗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在佛法上都不是“饥人”，实际上也根本就没有什么佛法“饥人”，既然如此，佛还有必要提供什么“法饭”吗？根本就没有必要，正因如此，所以善会禅师说，“无法本是道，道无一法。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取，无法可舍，所以老僧道，目前无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目前法”当下都是你自己的，根本就不是佛他老人家的，你为什么要说佛说法了呢？明眼人一看便知，善会禅师的这一思想其实乃是来自作为禅宗宗经之一的《金刚经》，比如《金刚经·正信希有分》中说：

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再， 《金刚经·无得无说分》中说：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
又，《金刚经·依法出生分》中说：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最后，《金刚经·非说所说分》中说：
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这些经文从不同的角度要求我们众生不要执著于佛所说的法（恕不一一解释），而不是佛真的没有说法，只是由于众生难以理解“执著—不执著”的含义从而不能正确地做到“不执著”，所以佛干脆来个“快刀宰乱麻”，说自己没有说法，谁说我有所说法，就跟谁急，“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即是在诽谤佛，罪莫大焉！善会禅师说佛没有说法从佛那里“无法可取”因而告诫大家不要向佛边求，正是贯彻了《金刚经》的上述思想。试想，连那个问话的僧人都知道“从上立祖意教意”佛是有说法流传下来的，善会禅师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肯定是知道佛是有说法的。善会禅师之所以要说佛没有说法，乃是因为他想让众生不要执著于佛法，这就好比一个爱吃糖的孩子，母亲担心他糖吃多了会蛀牙，于是乎，当孩子向母亲要糖吃的时候，母亲便厉声说道：“哪有什么糖，没有了！”其实，抽屉里的糖还多得是；即使家里没有，街上买也有啊，怎么会没糖呢？糖肯定是有的，只是说“没糖了”更便于孩子断了对糖的执著。一如母亲说“没糖了”，善会禅师说“没法了”并且还以如下偈语强化此意，曰：“明明无悟法，悟法却迷人；长舒两脚睡，无伪亦无真。”其中的“长舒两脚睡”显然是仿自《坛经·般若品》中的“长伸两脚卧”。可见，善会禅师看似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禅语还是有所本的，即本于禅宗的两部根本经典《金刚经》和《坛经》。
四

无论是“祖意”还是“教意”都源于佛陀他老人家，只是从禅宗立场上来看，人们因为容易执著于“教意”，所以善会禅师要从语言上否定它，说佛没有说法，你们大家只要回到自己自性即可，不必向佛边求，从而开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路。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到底“祖意”和“教意”两者是同还是别呢？如果从都源于佛这个角度看，是同；而如果从“教外别传”这个角度看，又是别，哪究竟是同还是别呢？且看善会禅师的回答：

西川座主罢讲，遍参到襄州华严和尚处，问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别？”严曰：“如车二轮，如鸟二翼。”主曰：“将为禅门别有长处，元来无。”遂归蜀，后闻师道播诸方，令小师持此语问师，曰：“雕砂无镂玉之谈，结草乖道人之意。”主闻举，遥礼曰：“元来禅门中别有长处。”

西川座主到襄州华严和尚处参访，向后者讨教“祖意教意，是同是别”这一问题，华严和尚说，“祖意”和“教意”乃“如车二轮，如鸟二翼”①，意思是说两者没有差别，不但没有差别，而且还相辅相成。听了华严和尚的这一解释，西川座主颇为感叹，说，我还以为禅门“别有长处”呢，原来与佛教的其他法门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他对华严和尚的上述观点始终心存疑虑，不敢苟同，但又说不出个所以来，或者说，觉得不对但又反驳不了。后来，他听说善会禅师“道播诸方”，名声普闻，于是就特地派人去向他讨教华严和尚所说的“祖意”和“教意”乃“如车二轮，如鸟二翼”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只听善会禅师对来人说：“雕砂无镂玉之谈，结草乖道人之意。”这话的意思就是华严和尚说得不对，“祖意”和“教意”还是不完全相同的，禅门还是“别有长处”的。正因为禅门和佛教的其他法门有所不同，所以禅宗在寺院的施设和制度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区别于一般的寺院，比如禅宗寺院“‘不立佛殿，唯树法堂’是《禅门规式》的一个特色。禅师们以佛祖亲自嘱授、当代为尊的理念，从制度上体现了禅宗教外别传的特点，而在禅堂中‘设长连床、施架、挂搭道具’，对后来禅寺建筑模式和厅堂的布置、禅僧的宗教生活方式，产生了长远的影响。”②总之，无论是从思想观念上还是从制度施设上，“教外别传”的禅宗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佛教其他宗派的地方，因此之故，所以当有人问“祖意教意是同是别”的时候，善会禅师说：“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较一程。”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我猜测——只能是猜测——这就是“祖意”落实于禅修者个人的禅意，当你有了这样的禅意，你就会内心明澈，眼前一片春光，“风吹荷叶满池青”，一路走来一路景，以致于连走路的劳累都给忘了，大有唐代诗人孟郊（751—814）所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实际上善会禅师的“风吹荷叶满池青，十里行人较一程”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以互嵌出下面这首诗偈：

风吹荷叶满池青，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十里行人较一程。

此诗偈虽然缺乏平仄押韵，意却挺好。“十里行人较一程”，走十里为一程，多么地轻松自在啊！再看看我们凡夫俗子，往往是走一二里就算一程，就要坐下来歇一会，为什么呢？累哪。然而，你看禅者的走路却是仿佛不知天下有“累”之一字。我们都知道，禅宗倡导行脚江湖，云游参访，如果没有这种“十里行人较一程”的心境和脚力，何以能够济事？“八十犹行脚”的赵州从谂禅师（778—897）到了八十岁还在到处行脚参访，并且居然还活到了120岁；就是到了今天我还经常听人说或自己亲眼见到，有很多老和尚，走起路来步态轻盈，连年轻人都赶不上。无论是唐代的赵州禅师，还是现在的老和尚，抑或是其他禅者，他们之所以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到“十里行人较一程”，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在用心走路而不是在用脚量地，一如孔子告诉颜回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①我们都知道，禅宗史上有个著名的传说，叫达摩祖师“一苇渡江”，很多人以所谓科学的精神实心眼地追问“一苇渡江”的真实性，实际上，这根本就是南辕北辙，禅宗是禅宗，科学是科学，两者不可比况。在我看来，达摩的“一苇渡江”就是象征其行走的轻盈飘逸，或者说一种禅意的行走，而不是那种老牛破车的气喘吁吁，也不是庄子那种腰间挂个大葫芦在大江大湖中恣意纵横以排遣内心抑郁和苦闷的愤青气概。我想，达摩从印度西来，来到中国，其“祖师西来意”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是祖师西来意？’这句问语在历朝历代的公案中，屡见不鲜，而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回答有：‘庭前柏树子’、‘楚王城畔汝水流’、‘竹竿头上曜红旗’、‘板齿生毛’、‘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大好灯笼’等，其语虽不尽相同，但其意是不可说。马祖门下参学者也常问‘西来意’，如泐潭法会禅师问马祖云：‘如何是西来意？’马祖曰：‘低声，近前来。’法会便走到马祖身边，马祖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洪州的水老和尚初参马祖，便问‘如何是西来意？’马祖说：‘跪拜吧。’水老和尚刚要跪拜，马祖便给了他一脚。禅的机锋有时也得付出代价，在那关键时刻进则生，退则死，就是万丈悬崖，也得终身一跳。”①只有跳入万丈深渊，有了切身的体会，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才能判明“祖意教意，是同是别”。总之，要我说，禅者乃是要拿自己的性命来换开悟的宗派，犹如赵本山在某个小品中讥笑宋丹丹时所说的，“人家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① 实际上，密宗中也有类似于禅宗“拈花”的“公案”。话说唐代“密宗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法师（705—774）“十五岁时，拜金刚智三藏法师为师。最初，金刚智三藏法师让他熟悉《梵本悉章》及《声明论》，结果不到十天，不空法师已将这些经文全部通晓理解。金刚智三藏对此感到极为惊讶，便为他受了菩萨戒，然后又引他入金刚界大曼荼罗坛城，掷花以验证他的根性，得知他将来必定会大兴教法。”（参见阿莲《唐代高僧释不空》，载《曹溪水》2015年第3期，第41页）佛陀“拈花”以试探迦叶，金刚智“掷花”勘验不空，皆以“花”为媒介，异曲同工。


① 张广保《南诏大理时期中印文明在云南的角逐——兼论这一时期的云南阿叱力教》，载《2015崇圣论坛论文集——时代特色人间佛教在亚洲的演进历程和现实意义》，2015年10月28—29日，云南大理，第394页。


① 【美】休斯顿·史密斯著、刘安云译、刘述先校《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2014年1月版，第308—309页。


①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在《童蒙止观》中谈到“止观”的“止”和“观”时，也曾有过类似的比喻，曰：“当知此之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


② 禅悦《马祖门下的三大士》，载《曹溪水》2015年第3期，第38页。


① 《庄子·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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